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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的
︽
種
族
歧
視
條
例
︾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生
效
，
但
許
多
根
深
蒂
固
的
稱
謂
，

一
時
之
間
很
難
改
變
得
來
。
例
如﹁
鬼

佬﹂
、﹁
鬼
婆﹂
、﹁
鬼
妹﹂
、﹁
鬼

仔﹂
是
廣
東
話
對
白
種
人
的
慣
稱
，
算
不

算
種
族
歧
視
？

這
些
叫
法
，
都
源
自
晚
清
時
期
已
經
存
在

的﹁
番
鬼﹂
這
個
舊
稱
。
中
國
人
的
自
我
文

化
核
心
主
義
形
成
得
很
早
，
自
古
便
視
中
原

以
外
的
化
外
之
民
為
蠻
夷
，
就
算
是
我
們
嶺

南
人
，
在
先
秦
時
期
也
屬﹁
南
蠻﹂
；
所
以

後
來
接
觸
到
歐
洲
人
的
時
候
，
把
他
們
一
律

視
為﹁
番
邦﹂
、﹁
鬼
子﹂
，
其
實
毫
不
出

奇
。而﹁

番
鬼﹂
一
詞
，
本
身
亦
可
能
是
從
音

近
的﹁
佛
朗
機﹂
演
變
過
來
的
。﹁
佛
朗

機﹂
是
明
朝
時
對
葡
萄
牙
人
的
稱
謂
，
來
自

阿
拉
伯
語Farangi

，
原
意
是﹁
法
蘭
克﹂

︵Frankish

︶
︵
他
們
大
概
是
古
代
阿
拉
伯
人

最
先
接
觸
的
歐
洲
人
︶
，
後
來
成
為
泛
指
歐

洲
人
的
代
名
詞
。
中
國
早
在
唐
宋
已
經
與
阿

拉
伯
半
島
通
商
，
到
了
明
朝
，
相
信
是
透
過

擔
任
翻
譯
的
阿
拉
伯
人
把﹁
佛
朗
機﹂
一
詞

引
進
了
中
文
。

我
在
香
港
有
不
少
西
方
朋
友
，
絕
大
部
分

都
不
以
被
稱﹁
鬼
佬﹂
為
忤
，
很
多
時
反
而

很
樂
意
主
動
自
稱﹁g w

e i lo

﹂
︵
亦
串
作gw

ailo

︶
，
以

示
融
入
本
地
文
化
。
我
本
身
是
混
血
兒
，
可
能
因
為
外

貌
看
得
出﹁
鬼
鬼
地﹂
，
自
小
也
常
被
喚
作﹁
鬼

仔﹂
；
我
認
為
只
要
是
在
知
道
對
方
不
介
意
的
情
況
下

友
善
地
使
用
，
便
無
傷
大
雅
。
最
近
有
報
道
，
一
些
港

式
英
語
字
詞
如yum

cha

︵
飲
茶
︶
、cha

siu

︵
叉
燒
︶

等
被
納
入
牛
津
字
典
，
不
知
道
什
麼
時
候
輪
到gw

eilo

？

除
白
種
人
之
外
，
香
港
也
有
很
多
印
巴
裔
人
，
港
式

粵
語
普
遍
稱
他
們
做﹁
阿
差﹂
。
這
個
名
詞
來
自
印
度

語
常
用
詞acha

，
即
是﹁
好
的﹂
或﹁
對
了﹂
的
意

思
；
廣
東
人
常
把
外
語
常
聽
見
的
口
頭
禪
用
作
該
國
人

的
別
稱
，
例
如
把
日
語
的
疑
問
式
單
音﹁が﹂
︵ga

︶
引

申
為
謔
指
日
本
人
的﹁
架
頭﹂
、﹁
架
仔﹂
或﹁
架

妹﹂
等
，
所
以
印
巴
人
就
連
操
印
度
語
以
外
其
他
方
言

的
，
也
被
廣
稱
為﹁
阿
差﹂
了
。

這
詞
語
還
有
一
個
起
源
，
是
香
港
開
埠
之
初
便
從
印

度
招
募
了
大
量
警
察
過
來
維
持
治
安
，
他
們
大
多
是
傳

統
包
着
頭
巾
的
錫
克
人
︵Sikh

︶
，
故
戲
稱
曰﹁
大
頭
綠

衣﹂
，
但
因
為
當
時
慣
稱
印
度
人
為﹁
摩
羅﹂
，
所
以

亦
叫
做﹁
摩
羅
差﹂
。
但
這
裡
的﹁
差﹂
字
，
因
為
原

指
警
察
，
本
應
是﹁
差
人﹂
的﹁
差﹂
才
對
，
但
因
為

久
而
久
之
跟
上
述﹁
阿
差﹂
的﹁
差﹂
字
混
餚
，
便
由

﹁
猜﹂
音
變
成﹁
叉﹂
音
。

至
於﹁
摩
羅﹂
一
詞
，
來
自
拉
丁
文m

oro

，
原
指
中

東
及
北
非
膚
色
較
黝
黑
的
人
種
︵
但
不
一
定
特
指
黑

人
︶
，
其
後
引
進
了
意
、
西
、
法
等
歐
洲
語
言
，
想
必

是
經
過
中
外
通
商
而
傳
入
了
廣
東
話
，
變
成
專
指
南
亞

人
；
位
於
港
島
太
平
山
的
摩
羅
街
，
英
文
是Lascar

R
ow

，﹁la sca r﹂
便
是
英
語
對
南
亞
人
的
舊
稱
。

雖
然﹁
阿
差﹂
和﹁
摩
羅
差﹂
兩
詞
，
最
初
出
現
的

時
候
可
能
並
非
包
含
種
族
歧
視
性
的
用
意
，
但
時
至
今

日
，
聽
得
懂
粵
語
的
本
地
印
巴
裔
人
大
多
不
喜
歡
被
這

樣
稱
呼
，
所
以
大
家
不
應
使
用
才
有
禮
貌
；
既
是
尊
重

別
人
，
也
是
自
重
。

港式粵語裡的種族歧視性名詞

夏
日
的
正
午
，
在
一
處
臨
湖
的
小
亭
下
擺
起
一
張
方
桌
，
熱
情
大
方

的
羅
女
士
和
她
的
女
友
請
我
吃
農
家
柴
火
飯
。
雖
然
暑
氣
薰
人
，
但
有

風
拂
水
面
，
波
渡
涼
風
，
讓
人
感
到
如
坐
春
風
。
席
間
，
羅
女
士
一
本

正
經
地
問
我
：﹁
下
個
星
期
，
我
要
找
銀
行
幫
一
個
開
礦
的
老
闆
借
一

筆
五
千
萬
的
貸
款
，
你
看
能
不
能
成
功
呀
？﹂
這
時
，
我
看
到
她
的
身

後
正
好
是
亭
外
風
吹
波
散
的
湖
面
，
心
裡
暗
自
一
驚
，
沉
默
良
久
，
但
還
是

如
實
說
出
我
的
判
斷
：﹁
這
場
景
正
好
構
成﹃
風
水
渙﹄
卦
，
貸
款
的
事
不

僅
沒
有
希
望
，
還
要
謹
防
礦
主
很
快
破
產
。﹂﹁
不
會
吧
？﹂
羅
女
士
頓
時

拍
案
而
起
：﹁
那
就
真
糟
了
！
我
還
等
他
借
完
錢
立
刻
還
我
兩
千
萬
貨
款

哩
！﹂
坐
在
一
旁
的
女
友
嚇
得
面
色
煞
白
，
指
着
羅
女
士
哭
叫
起
來
：﹁
我

還
等
着
你
用
這
筆
錢
還
我
兩
百
萬
呢
！
我
的
錢
都
是
從
親
戚
朋
友
那
裡
融
資

的
呀
！﹂
我
很
慚
愧
，
給
這
兩
位
善
良
的
女
人
帶
來
如
此
大
的
驚
恐
，
但
︽
易
經
︾
的

作
用
在
於
決
定
形
成
之
前
，
而
不
在
悲
劇
達
成
之
後
。
這
事
已
經
過
去
了
多
年
，
羅
女

士
和
女
友
的
人
生
仍
然
處
在
如
山
的
債
務
壓
迫
之
下
。

渙
卦
探
討
應
對
事
物
發
生
渙
散
和
解
體
的
智
慧
。
卦
辭
說
：﹁
亨
，
王
假
有
廟
，

利
涉
大
川
，
利
貞
。﹂
一
個
社
會
組
織
和
團
體
發
生
渙
散
和
解
體
，
首
先
是
由
於
它

的
核
心
部
位
萎
縮
或
淪
陷
，
只
有
讓
核
心
部
位
堅
挺
強
健
起
來
，
重
新
樹
立
起
一
面

振
奮
人
心
的
旗
幟
，
才
能
避
免
和
防
止
這
種
渙
散
進
一
步
擴
大
為
全
面
崩
潰
。
人
心

渙
散
局
面
的
形
成
，
還
是
社
會
各
方
的
願
望
和
利
益
長
期
錯
位
的
結
果
，
因
此
，
決

策
者
提
出
的
理
想
藍
圖
不
能
依
靠
臆
想
和
抄
襲
得
來
，
只
有
把
民
心
所
向
的
目
標
確

定
為
社
會
的
奮
鬥
方
向
，
才
能
拉
動
人
心
的
復
歸
與
合
龍
。

初
六
、
用
拯
馬
壯
，
吉
。
陣
營
中
開
始
出
現
人
心
離
散
的
苗
頭
，
必
須
立
刻
引
起

高
度
注
意
。
只
有
及
時
發
出
大
義
凜
然
的
當
頭
棒
喝
，
讓
阻
止
的
力
量
像
快
馬
追
風

一
樣
將
分
離
的
誘
因
一
舉
擊
滅
，
才
能
讓
動
盪
的
心
潮
復
歸
平
靜
。
在
人
們
心
旌
搖

動
但
還
沒
有
決
意
出
走
的
初
始
階
段
，
要
像
當
年
蕭
何
月
夜
追
韓
信
一
樣
急
如
星

火
，
才
能
為
江
山
社
稷
攬
回
一
位
逃
竄
的
英
雄
。

九
二
、
渙
奔
其
机
，
悔
亡
。
一
座
聳
立
的
大
廈
開
始
出
現
嚴
重
的
開
裂
和
傾
斜
，

不
相
信
天
空
真
會
塌
下
的
住
戶
仍
在
戀
戀
不
捨
地
選
擇
堅
守
，
篤
信
人
定
勝
天
的
人

們
試
圖
將
大
廈
重
新
予
以
加
固
和
扶
正
，
只
有
少
數
目
光
犀
利
的
人
已
經
看
到
這
座

大
廈
即
將
瓦
解
為
一
片
衝
天
的
煙
塵
，
他
們
選
擇
了
緊
急
撤
離
，
並
在
慌
亂
中
奔
向

一
隻
低
矮
的
桌
几
，
以
此
作
為
避
難
之
所
和
日
後
崛
起
的
支
點
。
有
了
這
隻
桌
几
的

最
基
本
的
依
靠
，
他
們
避
免
了
為
大
廈
一
起
殉
葬
，
就
可
以
平
靜
地
看
着
這
座
力
不

能
支
的
大
廈
順
利
完
成
它
的
崩
潰
。

六
三
、
渙
其
躬
，
無
悔
。
遠
方
的
朋
友
給
他
提
供
了
可
以
大
顯
身
手
的
機
會
，
把

他
的
人
生
又
一
次
推
向
決
策
關
口
。
現
狀
是
一
種
讓
他
極
度
屈
才
且
如
坐
針
氈
的
崗

位
和
環
境
，
上
有
與
己
不
合
的
頂
頭
上
司
，
下
有
桀
驁
不
馴
的
部
下
，
中
有
深
懷
妒

意
的
同
僚
，
種
種
跡
象
表
明
此
處
不
是
他
的
久
留
之
地
，
他
決
定
從
現
有
的
職
位
上

徹
底
揚
長
而
去
。
這
雖
然
是
一
種
離
散
，
但
卻
是
他
主
動
揮
別
一
座
危
機
四
伏
又
毫

無
前
途
的
牢
籠
，
進
入
到
需
要
也
適
宜
他
的
廣
闊
天
地
，
絕
無
一
絲
留
戀
和
後
悔
。

六
四
、
渙
其
群
，
元
吉
。
渙
有
丘
，
匪
夷
所
思
。
渙
散
，
是
對
反
常
的
聚
集
和
累

積
予
以
分
解
和
驅
散
，
是
推
進
社
會
公
平
的
重
要
治
理
手
段
。
如
果
政
府
官
員
主
動

遣
散
那
些
糾
纏
在
權
力
周
圍
的
動
機
不
純
的
親
友
和
幫
派
，
就
會
更
加
透
明
和
公
平

公
正
地
依
法
行
政
，
於
國
於
家
都
將
帶
來
莫
大
的
福
慶
。
但
如
果
對
那
些
任
人
唯

親
、
以
權
謀
私
的
現
象
坐
視
不
管
，
卻
一
味
發
動
民
眾
去
拆
解
和
推
平
高
出
地
面
的

大
小
山
丘
，
並
聲
稱
是
為
彰
顯
社
會
公
平
，
無
疑
是
令
人
匪
夷
所
思
的
虛
偽
行
為
。

九
五
、
渙
其
汗
，
大
號
，
渙
王
居
，
無
咎
。
終
於
把
體
內
的
鬱
結
排
出
為
一
身
大

汗
，
最
高
統
帥
大
病
初
癒
，
如
夢
方
醒
，
這
才
感
到
以
權
謀
私
的
現
象
到
處
氾
濫
成

風
，
也
就
意
味
着
這
個
信
仰
倒
塌
、
綱
紀
廢
弛
的
政
府
已
經
名
存
實
亡
。
他
當
眾
發

出
了
痛
改
前
非
的
誓
言
，
首
先
自
己
帶
頭
把
豪
華
的
王
宮
一
律
改
作
民
居
，
進
而
全

面
撤
消
權
貴
階
層
的
非
法
的
權
力
和
利
益
；
這
雖
然
會
招
來
少
數
利
益
相
關
者
的
絕

望
與
對
立
，
但
卻
是
挽
救
國
家
和
凝
聚
人
心
所
必
須
邁
出
的
破
釜
沉
舟
的
一
步
。

上
九
、
渙
其
血
，
去
逖
出
，
無
咎
。
在
疾
病
發
作
之
前
，
他
能
提
前
排
放
出
淤
積

在
體
內
的
毒
血
；
當
盛
極
一
時
的
事
業
土
崩
瓦
解
時
，
他
早
已
躍
身
於
千
里
之
外
。

這
是
一
位
善
於
運
用
渙
散
之
道
排
憂
解
難
的
高
手
，
是
一
位
站
得
高
、
看
得
準
、
走

得
遠
的
深
謀
遠
慮
者
。
有
着
這
樣
的
雄
才
大
略
可
惜
卻
只
能
明
哲
保
身
，
但
這
不
是

他
不
願
為
時
代
效
力
，
而
是
利
令
智
昏
的
時
代
無
暇
傾
聽
他
的
聲
音
。

渙卦

著
名
文
學
家
楊
絳
以
一
百
零
五
歲

人
瑞
之
齡
辭
世
。
正
如
季
羨
林
寫
了

︽
牛
棚
雜
記
︾
為
世
人
熟
悉
與
敬

重
，
楊
絳
也
留
下
回
憶
文
革
的
︽
幹

校
六
記
︾
與
︽
丙
午
丁
未
年
紀

事
︾
。
北
京
一
個
文
化
人
觀
點
特
別
，
說

文
革
磨
練
令
楊
絳
的
思
想
得
到﹁
前
所
未

有
的
修
煉
…
…
也
增
強
了
對
勞
動
之
美
的

認
知﹂
，
只
是
未
敢
斷
言
高
壽
也
是
得
益

於
這
場
運
動
。
據
︽
幹
校
六
記
︾
，
楊
絳

當
年
自
料
與
錢
鍾
書
都
活
不
到
七
十
。

楊
絳
長
壽
之
秘
訣
，
網
上
有
不
少
互
相

抄
襲
文
章
，
除
了
性
格
達
觀﹁
我
與
誰
都

不
爭﹂
，
還
有
每
早
散
步
，
做
大
雁
功
八

段
錦
，
練
字
抄
詩
，
舊
書
重
讀
，
少
吃
油

膩
，
常
飲
豬
骨
黑
木
耳
湯
。

科
學
家
認
為
，
現
代
人
都
應
該
活
到
一
百
五
十

歲
。
教
人
長
命
健
康
的
文
章
通
常
可
讀
性
高
，
在
英

國
︽
每
日
電
訊
報
︾
周
末
版
就
看
到
一
篇
，
總
共
十

條
，
撮
要
如
下
：

一
、
少
吃
紅
肉
，
改
吃
雞
或
堅
果
仁
，
本
來
廿
五

年
內
半
數
會
去
世
的
人
，﹁
風
險
大
減
四
成﹂
。

二
、
蔬
果
由
每
天
五
份
增
至
七
份
，
生
吃
綠
葉
菜
，

豆
類
與
水
果
，
預
防
心
臟
病
、
癌
症
及
癡
呆
最
為
有

效
，
長
期
堅
持﹁
百
歲
在
望﹂
。
三
、
不
運
動
之

害
，
僅
次
於
血
壓
高
、
抽
煙
及
高
血
糖
，
每
天
散
步

二
十
分
鐘
，﹁
死
亡
率
減
一
成
六
至
三
成﹂
。
四
、

地
中
海
式
飲
食
，
橄
欖
油
、
鮮
色
蔬
菜
、
鮮
魚
、
豆

類
及
堅
果
仁
，
心
臟
病
發
機
會
減
三
成
。
五
、
住
郊

外
，
空
氣
清
新
延
年
益
壽
。
六
、
長
期
坐
着
工
作
有

損
健
康
，
離
座
散
步
十
分
鐘
可
減
傷
害
。
七
、
女
人

已
婚
有
小
孩
，
男
人
愛
做
園
藝
手
工
，
較
為
長
壽
。

八
、
性
格
開
朗
豁
達
，
心
臟
病
少
。
九
、
不
要
輕
信

宣
傳
，
偏
吃﹁
超
級
有
益﹂
食
物
。
十
、
定
時
禁

食
，
有
助
身
體
釋
放
健
康
幹
細
胞
，
促
進
新
陳
代

謝
。 活到百五歲

溫
文
爾
雅
的
中
聯
辦
主
任
張
曉
明
，
在
上
周
三
應
香
港

同
胞
慶
祝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成
立
六
十
七
周
年
籌
備
委
員

會
之
邀
請
，
出
席
成
立
大
會
，
並
在
會
上
作
了
重
要
講

話
。
張
主
任
鏗
鏘
有
力
而
具
有
娛
樂
性
的
談
吐
，
令
本
來

嚴
肅
的
會
場
氣
氛
變
得
活
潑
。
正
值
中
國
共
產
黨
成
立
九

十
五
周
年
紀
念
之
際
，
他
介
紹
了
中
共
成
立
的
歷
史
及
經
過
：

領
導
中
國
人
民
建
立
新
中
國
，
進
行
改
革
開
放
，
走
民
主
復
興

的
社
會
主
義
路
。
中
國
起
了
翻
天
覆
地
的
變
化
，
人
民
生
活
富

起
來
，
國
家
實
力
日
增
，
他
興
奮
地
高
唱
︽
沒
有
共
產
黨
就
沒

有
新
中
國
︾
這
首
眾
人
耳
熟
能
詳
的
歌
。

談
到
香
港
回
歸
祖
國
十
九
年
，
他
語
重
心
長
地
指
出
，
大
家
要

全
面
理
解
和
全
面
貫
徹﹁
一
國
兩
制﹂
、﹁
港
人
治
港﹂
方
針
，

也
都
必
須
遵
守
一
些
政
治
和
法
律
底
線
。
張
主
任
嚴
肅
地
提
出
三

個﹁
統
一﹂
：
必
須
把
堅
持﹁
一
國﹂
原
則
和
尊
重﹁
兩
制﹂
差

異
有
機
統
一
起
來
；
把
維
護
中
央
的
權
力
和
保
障
香
港
特
區
的
高

度
自
治
權
有
機
統
一
起
來
；
把
維
護
國
家
主
權
、
安
全
、
發
展
利

益
和
保
持
香
港
長
期
繁
榮
穩
定
有
機
統
一
起
來
。
他
強
調﹁
港

獨﹂
是
大
是
大
非
的
問
題
，
已
經
觸
及
了
政
治
和
法
律
底
線
。

﹁
港
獨﹂
分
子
成
立﹁
港
獨﹂
組
織
，
聲
稱
參
選
立
法
會
，
企
圖

進
入
立
法
機
構
，
破
壞﹁
一
國
兩
制﹂
。
張
曉
明
提
出
六
詰
問
：

倘
若
允
許﹁
港
獨﹂
分
子
成
為
立
法
會
議
員
，
符
合﹁
一
國
兩

制﹂
嗎
？
符
合﹁
基
本
法﹂
嗎
？
符
合
法
治
原
則
嗎
？
給
香
港
社

會
什
麼
導
向
？
要
把
香
港
引
向
什
麼
樣
的
發
展
方
向
？
對
香
港
是

福
還
是
禍
？
我
們
要
共
守﹁
一
國
兩
制﹂
初
心
。
張
主
任
指
出﹁
一
國
兩

制﹂
是
最
佳
的
制
度
安
排
，
是
中
國
共
產
黨
對
人
類
政
治
文
明
發
展
的
一
大

貢
獻
。
張
曉
明
溫
柔
地
說
，
中
央
絕
無
意
使
香
港﹁
內
地
化﹂
，
即
使
國
家

經
濟
總
量
從
小
到
大
，
人
民
生
活
從
窮
到
富
，
國
家
實
力
從
弱
到
強
…
…
張

曉
明
鼓
勵
香
港
同
胞
：﹁
用
你
們
自
己
的
眼
睛
去
了
解
真
實
的
中
國
…
…﹂

我
全
神
貫
注
在
聆
聽
，
打
從
心
裡
鼓
起
掌
來
表
贊
同
。
我
曾
暢
遊
神
州
大

地
，
老
實
說
，
內
地
一
日
千
里
地
進
步
，
比
香
港
進
步
得
還
快
。
我
認
為
港

人
應
該
認
真
反
省
思
考
，
所
謂
泛
政
治
化
，
忽
略
經
濟
民
生
發
展
是
禍
是

福
？
對
於
那
些
不
認﹁
基
本
法﹂
的﹁
港
獨﹂
分
子
，
絕
對
不
容
參
選
進
入

立
法
會
，
港
人
應
支
持
特
區
政
府
依
法
懲
處﹁
港
獨﹂
違
法
行
為
，
甚
至
用

刑
法
處
置
。

國
慶
籌
委
會
是
由
香
港
二
十
個
界
別
約
七
百
人
出
任
，
主
席
團
主
席
董

建
華
，
秘
書
長
蔡
冠
深
及
籌
委
會
眾
首
長
及
眾
人
出
席
了
成
立
大
會
。
蔡

冠
深
秘
書
長
宣
佈
籌
備
經
過
，
並
將
分
別
在
十
月
一
日
和
二
日
，
假
紅
磡

體
育
館
舉
辦﹁
我
們
的
中
國
心﹂
文
藝
晚
會
及
青
年
音
樂
會
。

共守「一國兩制」初心

多
年
來
阿
刨
龍
劍
笙
、
阿
嗲
梅
雪
詩
是
舞
台
上
完
美
的
一
對
，
但
最
近
新
一
代

﹁
才
子
佳
人﹂
誕
生
，
換
上
了
寶
珠
和
阿
嗲
，
備
受
歡
迎
，
其
實
她
們
都
是
任
姐

仙
姐
的
同
門
師
姐
妹
。
寶
珠
姐
最
難
忘
當
年
拜
任
姐
任
劍
輝
為
師
，
戰
戰
兢
兢
頭

耷
耷
地
沒
有
送
上
任
何
禮
物
，
只
奉
上
一
杯
熱
茶
，
之
後
便
沒
有
上
堂
。
因
為
她

的
童
星
年
代
沒
有
太
多
戲
拍
，
任
姐
卻
很
忙
，
當
任
姐
較
清
閒
，
她
又
很
忙
碌
，

笑
言
沒
有
阿
嗲
的
幸
福
，
可
以
跟
隨
師
父
身
邊
吸
收
學
習
！

寶
珠
姐
談
起
兩
位
師
傅
一
嚴
一
寬
，
任
姐
笑
容
特
別
親
切
，
後
期
最
喜
歡
躺
在
梳
化
上

問
各
人
生
活
情
況
：﹁
點
呀
？
食
咗
飯
未
呀
？﹂
而
仙
姐
在
客
廳
，
同
學
們
便
會
躲
到
廚

房
，
好
搞
笑
。
阿
嗲
後
悔
沒
告
知
任
姐
，
自
己
是
她
的
瘋
狂
戲
迷
才
報
考
雛
鳳
鳴
劇
團
，

也
羨
慕
阿
刨
常
常
與
任
姐
密
談
，
不
過
也
想
通
十
隻
手
指
有
長
短
，
不
會
吃
醋
。
最
難
忘

當
年
任
姐
離
世
之
日
，
中
午
探
病
後
仍
要
上
舞
台
，
心
情
極
亂
藉
劇
情
喊
，
演
到
開
心
時

也
要
收
拾
心
情
，
因
師
傅
教
導
台
上
要
忘
我
，
完
場
後
趕
及
見
最
後
一
面
！

寶
珠
姐
七
四
年
息
影
在
美
國
結
婚
，
七
五
年
生
孩
子
，
非
常
享
受
小
家
庭
，
做
普
通

家
庭
主
婦
的
樂
趣
。
燒
飯
帶
孩
子
無
人
認
出
，
非
常
開
心
！
八
二
年
離
婚
，
九
九
年
復

出
，
首
先
演
出
一
百
場
舞
台
劇
︽
劍
說
浮
生
︾
先
聲
奪
人
！
寶
珠
姐
果
然
是
寶
珠
姐
！

大
家
都
愛
她
關
心
她
離
婚
三
十
多
年
，
可
有
遇
上
第
二
春
？
她
立
即
很
大
反
應
：﹁
不

用
了
，
我
不
要
第
二
春
呀
！
我
現
在
什
麼
年
歲
呀
？
一
個
人
好
舒
服
，
隨
緣
啦
！
我
追

求
一
個
平
淡
的
人
生
，
因
為
多
姿
多
彩
太
煩
太
累
，
平
淡
是
福
！
其
實
我
等
着
湊
孫
，

天
經
說
有
孩
子
之
後
，
要
我
全
權
幫
忙
照
顧
，
我
一
早
應
承
了
，
我
應
該
是
一
個
好
投

入
的
嫲
嫲
，
不
會
縱
容
，
有
一
個
孫
便
足
夠
，
如
果
可
以
選
擇
我
希
望
是
個
女
的
！﹂

談
到
兒
子
楊
天
經
有
壓
力
，
寶
珠
媽
媽
坦
言
：﹁
我
非
常
明
白
，
知
道
他
有
少
少
介

意
，
但
我
真
的
幫
不
到
他
，
因
為
我
自
小
都
怕
向
人
家
拿
人
情
，
希
望
他
自
己
努
力
打

出
名
堂
。﹂

八
月
這
對
才
子
佳
人
再
度
響
鑼
演
出
︽
牡
丹
亭
驚
夢
︾
，
回
想
年
前
開
始
綵
排
，
寶

珠
姐
直
言
有
壓
力
，
因
之
前
從
未
想
過
有
機
會
擔
任
男
主
角
，
也
只
在
新
光
戲
院
觀
賞

過
一
次
。
於
是
排
練
之
時
開
着
阿
刨
的
錄
影
帶
來
學
習
走
步
，
阿
嗲
力
讚
寶
珠
姐
非
常

勤
力
，
早
已
不
用
看
曲
譜
了
。
阿
嗲
毫
不
諱
言
很
多
時
排
戲
，
都
會
被
仙
姐﹁
教﹂
到

喊
，
寶
珠
姐
試
過
嗎
？
她
說
有
，
是
幾
年
前
的
事
，
已
經
忘
記
了
！
今
次
可
會
請
龍
劍

笙
回
來
觀
賞
演
出
？
阿
嗲
說
：﹁
我
們
這
班
雛
鳳
同
學
就
是
有
個
毛
病
，
平
日
總
不
會

有
一
個
電
話
，
但
見
面
時
又
會
非
常
親
切
。
我
當
然
希
望
阿
刨
回
來
，
但
我
知
道
她
很
忙
！﹂
數

十
年
來
梅
雪
詩
為
求
以
最
完
美
的
形
象
亮
相
，
不
斷
收
集
不
同
的
秘
方
。
近
年
她
發
現
了
一
個
八

天
減
八
磅
的
純
吃
雞
減
肥
餐
單
，
據
說
非
常
有
效
：
第
一
、
二
日
吃
雞
和

蘋
果
，
三
、
四
日
吃
雞
和
芝
士
，
五
、
六
日
吃
雞
和
菜
，
七
、
八
日
吃
雞

和
蘋
果
，
有
了
這
餐
單
她
誓
死
也
不
再
吃
那
些
停
藥
會
更
肥
的
減
肥
藥
，

她
領
教
過
了
！
為
演
出
，
寶
珠
姐
和
阿
嗲
完
全
投
入
，
正
正
因
為
她
們
的

一
百
分
認
真
，
這
對
新
拍
檔
很
快
令
戲
迷
受
落
，
當
然
再
加
上
仙
姐
的
嚴

謹
要
求
，
粵
劇
舞
台
上
才
有
這
樣
高
質
素
高
水
平
的
製
作
，
所
以
有
云
成

功
不
只
付
出
與
擁
有
，
有
承
擔
才
是
最
高
成
就
！

寶珠阿嗲共演《牡丹亭驚夢》

重男輕女，深藏於傳統觀念中。絲絲扣扣，如
影相隨。朋友聚會，一位女士感歎：「我媽總說
要是我哥在，會如何孝順，我真的不知道哪裡做
得不好！」這位女士的父母生有一兒一女，本來
非常可心。可30多年前的一天早晨，兒子卻因腦
血管破裂突然去世了，那年剛21歲，從內蒙兵團
轉回北京不久。小伙子眉清目秀，一表人才，父
母的悲傷可想而知。後來父親也去世了，只剩下
母女倆相依為命。
為照顧年老的母親，女士結婚都沒有離家。她

和愛人都事業有成，收入不菲，可因為母親依戀
老房子，他們就只能隨在母親身邊，住着狹窄的
老房子，夫妻倆買的大房子一空就是幾十年。老
太太不善於做家務，女兒就柴米油鹽、洗衣清掃
一肩挑。幾十年下來，小夫妻沒有過小家庭生
活。後來外孫女也長大了，同樣是三代同堂相依
相伴。老太太健健康康地過活過了80多歲，還能
去游泳，去合唱團唱歌，學習上網，還有女兒陪
着去旅遊——女兒也白髮蒼蒼了。可老太太偏就
要總念叨兒子，總覺得兒子若在會做得更好，當
然難免讓女兒傷心。在座的朋友們聽了都說：
「那是你媽重男輕女！」女士說：「當然了，我
媽嘴上不說，心裡肯定是重男輕女的。」於是她
想起了小時候的很多事。比如父母帶她和哥哥一

起出門，給她哥買一根5分錢的奶油冰棍，卻只
給她買一根3分錢紅果的。如此多次，小姑娘不
幹了，向父母一翻眼睛嚷嚷道：「憑什麼，他吃
奶油的我吃紅果的？」可以後上街，依然如此。
母親不是不愛女兒，可明顯更愛男孩。
她母親還是個新式女性，讀過大學，解放後進

了國家機關當幹部，可潛意識中，依然有重男輕
女的老觀念。兒女雙全的人，卻覺得兒子才是依
靠。其實，上世紀初出生的老人們，自己就受過
重男輕女的痛苦。我婆婆出身安徽一大地主家
庭，可是她勤勞賢惠一點不輸於勞動階層出身的
婦女。原來她從小吃過苦。她的爹媽喜歡兒子，
女兒的地位只比使喚丫頭強點兒，讓她讀書已很
不錯了。稍年長些，下學之後就粗活兒細活一起
幹，跟下人一樣吃剩飯剩菜。據說婆婆從小只吃
過雞頭魚尾，後來進城了依然這樣，好菜好飯都
讓給老伴和孩子。
我的母親出身一個手飾匠家庭，參加革命才進

北京當了幹部。後來母親一提雞頭魚尾就頭痛，
原來小時候雞肉都給舅舅吃了，母親只能吃下腳
料。我的福建老家重男輕女同樣厲害。大姨二姨
連學都沒有上過，我母親因為很聰明，被姥爺咬
牙送上了學，已很幸運了。母親的書比舅舅讀得
好，後來前程也比舅舅遠大得多。當然姥爺要的

是舅舅在身邊養老，頂門立戶。後來我去農村插
隊，發現兒子多的家庭，都是村裡氣兒最粗的，
誰也不敢欺侮。過了幾十年，農村依然如此，有
人家為得一個兒子，不惜讓媳婦兒一口氣生十胎
才打住。中國無論城鄉，重男輕女的觀念從來也
沒改變過。尤其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
代，對父母的重男輕女，更是記憶深刻。
我有一位事業頗為有成的女同學，常說起小時

候她如何受輕視。她家有五個妹妹和一個哥哥，
從小她哥的待遇就和妹妹們截然不同。比如奶奶
帶她和哥哥一起出門，雖然她比哥哥還小兩歲，
可奶奶卻是抱着孫子，讓小孫女在地上跟着走。
每天晚上去街邊買回一碗餛飩，也是男孩子吃，
女孩子們都眼巴巴地看着。後來，她父母的祖產
也悉數給了兒子。北京人說，嫁出的姑娘潑出的
水，家產沒有女兒的份兒！後來這同學姐妹幾個
走上社會、又各自成家立業之後，一個個都混得
挺不錯，收入都不低，也都住上了大房子。她哥
哥卻依然住在父母留下的小房子裡，一輩子平平
庸庸，倒也平平安安。嬌慣出來的兒子每每性格
軟弱，放養的姑娘們，倒是生命力更頑強。
到了獨生子女一代，才徹底改變了家族重男輕

女的觀念。只能生一個，生兒生女不一樣也得一
樣了。生女兒的人家，就把女兒當兒子養，把百
般寵愛集中到女兒身上，偏偏當代的獨生女們不
少很是爭氣。從上小學開始，女生就比男生學習
好，由此延續到了中學，本來男生擅長邏輯思
維，數學、幾何、化學等理科的成績會比女生更
好。從前小學時女生學習好，一到高中男生的學

習成績就超過女生。如今無論小學、中學還是大
學，女生的學力都不遜男生。那些被父母悉心撫
養起來的女兒們，爭強好勝之心比男生更旺。女
兒的一女同學，表面貪玩淘氣，可腦子特別聰
明，在北京史小、北京二中、清華大學等一路名
校讀下來，上成績狀元榜是家常便飯。女生的強
勢，逐漸蔓延到了職場。在北京這樣第三產業發
達的大城市，金融、服務、文化產業中的女強人
比比皆是，那些行業更適合女士。很多年富力強
的女白領月入不菲，追求事業與享受生活兩不
誤，不少女士寧可單着也絕不湊和着走進婚姻。
一位朋友的女兒已30歲出頭，可還沒有結婚。

從名校高材生到職場精英，她一路順風順水。並
非嫁不出，而是嫌男友平庸炒掉了。姑娘一人瀟
瀟灑灑地過，青春靚麗，充滿活力。父母給她預
備了寬敞舒適的別墅，以及可以終生衣食無憂的
財富，她為啥急着出嫁呢？最近，姑娘又要赴美
國留學，開拓新生活。可老爸心急，竟傻傻地對
女兒說：「你這輩子一定得結一次婚，哪怕結了
再離呢！」女兒笑笑說：「我的人生我做主！」
人才市場也趕上「陰盛陽衰」的時代，若高素

質的男生不太夠，不得已也得招女生。女生要生
娃，還要生兩個，明顯讓老闆吃了虧。可有的老
闆心太軟，有親朋好友帶着孩子求上門來，為面
子只好收下。本想給口飯吃就得唄，可女生幹長
了，老闆卻驚喜地發現：女生能力並不比男生
弱。女生更有耐心，更能吃苦，更有危機感。聰
明的女生會拚命幹活兒，讓自己立於不敗之地。
重男輕女的時代，正漸行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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